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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我與太太、友人同行，駕車前往

夏威夷島的莫納克亞山（Mauna Kea），

這座山是太平洋的屋脊，也是眾人嚮往的

日落聖地。從山腳仰望，層層雲霧彷彿一

片無邊的銀白海洋，掩映著天光。 

遊客中心位於海拔9200英尺，這裡是

許多人旅程的終點，山頂的海拔更高，為

13796英尺（約4205公尺），前往山頂的

道路崎嶇陡峭，再往上，工作人員只許四

輪驅動車前行。工作人員叮囑我們必須停

留半小時，讓身體適應稀薄的空氣，以防

高山症。這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海拔的壓力，更是一種儀式感：登頂之前，必須經歷

一段靜默的等待，讓身心重新調頻。 

半小時後，我們重新啟程。蜿蜒的山路似乎通向未知，濃霧吞噬了前方的一切，車窗

外灰白一片，連太陽的輪廓也不見。那種幽暗的氣氛，營造出一種被世界隔絕的孤獨感。

有人嘆道：「今天恐怕看不到日落了。」但我心裡卻異常平靜，筆者已經上過很多高山，

包括了莫納克亞山，今次是舊地重遊，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與雲爭道。在雲層之下，人往往

被現實籠罩，看見的只是陰影與模糊；但我知道，只要再往上，一切都會改變。穿越那層

厚重的霧，就能抵達光明。 

這一段旅程，讓我想起人生中那些困頓的時刻。當我們深陷疑惑、焦慮與失望之時，

其實就像身處雲下。那時候，無論抬頭望去多高，都只見灰白。然而，若能繼續前行，穿

過看似無盡的迷霧，便會發現，其實陽光從未消失，只是被暫時遮蔽。 

終於，車子衝破最後一層雲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忽然明亮起來，一切都豁然開朗。等

待了大約45分鐘，眼前景象變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，無邊無際的雲海在腳下翻湧，夕陽在

天際燃燒，像一場安靜卻盛大的告別。陽光將天空染成琥珀與緋紅，光影流轉之間，山巒

的稜線宛若沉睡的巨獸。風冷而清，卻帶著一種聖潔的寂靜。 

我久久凝視，彷彿時間也靜止了。那光，不只是自然的奇觀，更像是一種恩典，對於

願意登上雲端的人，宇宙展現出最真實的面容。我們站在那裡，看著太陽緩緩沉沒，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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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暉如同溫柔的祈禱，輕輕撫過雲層的邊緣。天空先是金紅，再轉為紫藍，最後，星星在

極高的空氣中閃現。那種美，幾乎讓人屏息。 

而留在遊客中心的旅人，或許此刻仍在雲下，望著灰暗的天空，以為日落已被風暴奪

走。他們不會知道，只要再上升數千英尺，另一個世界正閃耀著燦爛的光芒。 

那一刻，我想起《讚美之泉》的一首詩歌：〈雲上太陽〉，歌詞說：「然而雲上太陽

，它總不變遷。就算雨灑遍，急風刮天邊，燦爛陽光定會在面前。」這詩歌是一種人生的

隱喻，太陽並不會因為雲層而消失，只是我們的角度令自己暫時無法看見它。真理、希望

、愛，也一樣。它們從未遠離，只是有時被現實的霧遮住。 

在哲學討論中常有人說：「我以更高的層次來看這件事。」這句話常被批評為空洞的

姿態。但那天在山頂，我終於明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。「更高的層次」並非傲慢的態度，

而是一種存在的體驗，當你站在雲上，整個世界的邏輯都變了。山下的風雨、焦慮、紛爭

，通通變得渺小。原來「提升」並非逃避，而是重新校正心靈的座標。 

在雲層之下，我們學會謙卑；在雲層之上，我們學會感恩。人生如山，沒有一條路能

永遠在晴空中行走。光與暗並不是對立，而是一體兩面。正因為有陰影，我們才更珍惜光

明。 

夕陽最燦爛的那一刻，也正是它即將消逝的時刻。這是宇宙的節奏，也是人生的節奏

。所有的美，都帶著一種必然的離別，而這種「將逝之美」反而最動人。日本文化正具有

這種洞悉，日本美學觀念包含了「物哀」，指的是美好事物終將消逝而牽動的哀愁，然而

，在這瞬間人卻可以體會到生命的價值。 



夜幕降臨時，我們依依不捨地下山。回望山頂，金紅的餘暉早已被星空取代。但那片

景象，已深深烙印在心中。那不是一次單純的旅遊，而是一場心靈的登峰。我忽然明白：

我們一生都在爬山：從無知到理解，從焦慮到平靜，從雲下到雲上。真正的高峰，不在地

圖的座標上，而在心靈的視野裡。就像那首歌所說：「雲上太陽，它總不變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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